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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

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
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

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第一阶段是前资本主
义社会，基本特点是生产力低下，人们在狭隘的社会

关系中结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社
会，基本特点是人与人之间虽通过社会分工的发展和

商品交换的普遍化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

但最终难免异化而陷于人对物的依附状态。只有无产
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取得革命的胜利，人类才会超越

资本主义，结束“史前时期”，达到共产主义阶段。②这
一阶段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不仅意

味着“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而且以“个
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③这就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为宗旨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的充分彰显提供了现实

的可能性。
马克思同时强调指出，共产主义意味着人的解放

和复归，而在此前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人则在
异化状态下丧失了自我的本质，因而“还不是现实的
类存在物”④。共产主义社会由此构成了此前社会异化
人性本质的“否定的否定的肯定”，体现为历史发展的
一个“必然的环节”。⑤这其中已包含了将共产主义视
为“历史过程”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此作了更
为明确的阐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
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
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
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⑥因此，人们
只要能够自觉地投身“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实践，其生命就融入了人类解

放的历史中，从而体现出崇高的价值意义。
第三，其核心关切是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

展。这里所谓“解放”，就是摆脱人类所受到的来自自
然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束缚和压迫，是“对人的生命
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
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
归”⑦。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
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

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
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
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

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⑧其中包含了人从自
然和社会获得解放的向度。进而言之，“动物只是按照
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

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

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

的规律来建造”⑨。显然，这里的人已是摆脱了不合理
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亦即从自身获得解放的人。对此，
恩格斯后来做了更为集中而凝练的表述，在以最终消

灭阶级和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为价值追求的无产阶级
革命取得胜利后，“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
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

人———自由的人”⑩。亦即实现了人从自然、社会与人
自身的解放。
人的彻底解放将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潜

能的充分发挥创造现实的条件。这里所谓“自由发
展”，是指摆脱各种异化的生存状态，按照体现“现实
的类存在物”之本性的内在要求自主自觉地发展：“只
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

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

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
跃”輥輯訛。所谓“全面发展”，则是指摆脱片面而畸形的存
在形态，在充分发展自身的个性、素质与能力的同时，
亦广泛地享有实现各种社会权利的现实可能性，并为

人格的不断完善和潜能的充分发挥创造现实的条件。
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
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

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

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

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

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輥輰訛其目的是“用那种把不
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

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

人”輥輱訛，以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
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輥輲訛。
第四，在理想目标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一

切人”的，也是“每个人”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
展，意味着对人的种种异化状态的否定，是人的全面

本质的复归，因而内在地包含了消除狭隘的阶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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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前者是一种向内的修养功夫，强调通过充分显发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本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仅对
自己的本性有清楚的认识，而且还能做到与超越之

“天”相知，从而关联天地宇宙而对人生的使命与意义
有真切的把握。后者则是关联社会横断面的道德践
履，一方面在家国天下的襟怀中不断提升自我的人生

境界，另一方面也把德性与德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不

断扩充到更大范围。通过上述双重进路的“合外内之
道”，就可以在成就个体德性生命的同时，亦使家、国
乃至天下均逐渐达致德性修明、安顺和乐的理想境
地。不难看出，儒家对人的生命本质的探寻特别是对
于成圣成贤的人生终极价值的追求，堪称内在地指向

了人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这在对群体生命的安顿和
个体生命的安顿方面均有清楚的体现。前者最典型的
代表就是“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在大同之世，人们
皆以天下为公而不以天下作为一家一姓之私；社会尊

贤重能，讲信修睦；不仅老壮幼、男女各色人等人人各
得其宜，而且“矜寡孤独废疾者”这些丧失了劳动能力
而又没有亲属可以依靠的人也都能得到较好的养护；

不仅物质生活有保障，而且社会安宁祥和。
个体生命的安顿则堪称儒家思想关注的重心之

一。与不少人类文化系统一样，儒学终极关怀的确立
亦与对人之生命根源的追寻有着密切关系。概括而
言，儒家终极关怀的基本意旨在于：通过追寻人之生

命的根源，并以感恩戴德之情来对待生命的根源，进

而在根本归趣上规约人之生命的现实践履，以获得生

命终极的价值意义。这在孝的观念中得到了集中体
现。在儒家思想中，孝不仅体现在许慎所谓“善事父
母”即尽心奉养、敬顺父母的具体行为中，更为重要的
是体现为受恩思报、得功思源的精神。这在“报本反
始”（《礼记·郊特牲》）的观念中得到集中体现。所谓
“报本反始”，所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事物的本始、根源
的感恩戴德之情。在中华先民对于人之生命根源的追
寻中，指向了三个基本的维度，这就是作为个体生命

之本的“父母”与“祖先”、作为社会生命之本的“圣贤”
以及作为类性（即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人类）生命之

本的“天地”。由于我的生命是父母及祖先赐予的、我
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的人是圣贤所创造的文化陶养

的结果、没有天地就没有作为一个群体的“我们”，因
此，人理当抱持“报本反始”的情怀，为父母（祖先）尽

孝、为社会（圣贤）尽孝、为天地尽孝。由此儒家终极关
怀之道也就透过孝而具体展开为三个面向。輥輷訛

一是天人合一。这是由为天地尽孝而达致的理想
境界。人为天地尽孝，就应当法天效地，以天地作为规
约自己行为的最高典范。正如《易传》所谓“天地之大
德曰生”的论断所显示的，在儒家看来，天地的最高德
性，就是通过天覆地载而使万物不仅得以生存与养护

而且充满生机与活力。它与作为人之本性的仁德在根
本精神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个人只要不仅能够通
过修心养性而将两者贯通起来，而且能够在日用行常

中自觉以“参赞天地之化育”为己任，通过自己的道德
践履助成天地的“生生之德”，就足以与天合德，把自
我短暂的生命融入无尽的天地精神之中，从而憬悟到

永恒的人生价值。
二是“三不朽”。这是由为社会（圣贤）尽孝而成就
的功业。在儒家看来，圣贤创造了社会和文化，社会和
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则是成就人之精神生命不可或缺

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为圣贤尽孝，就应当通过一己德
慧生命的不断努力，为社会的延续与文化的发展建功

立业。尽管个体生命无法突破自然限制而恒久地存
在，但由一代代人所组成的社会却体现出了永恒相续

性，因而将有限的小我融入具有无限绵延之可能性的

大我中，就构成了儒家安顿生命终极意义的重要方

式。《左传》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之“三不朽”
亦即获得永不磨灭之人生意义的三种方式，集中体现

了这一点。
三是生命相续。这是由为父母（祖先）尽孝而获得
的途径。如果说上述两个面相主要是与士大夫相关，
这一面相则关涉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
它强调，自我的生命与生命精神不仅是父母及祖先赐

予的，而且在子孙后代那里得到了延续与光大。这样，
个体有限的生命就成为自祖先以至后代的无尽的生

命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特定环节。由此即可真切地感受
到一己生命的源远流长与绵延无尽，从而突破个体生

命的限制而体认深厚绵长的生命价值。个人只要恰如
其分地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人生职责与义务，就可以获

得人生永恒的价值与意义。

三

正像人们已注意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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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但它同样是作为“人间天国”而存在的。
第四，与此相关联，两者的终极关怀都是在与当

下的他人及他物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不同于基督
教中，个人生命要获得终极的价值意义只能靠在“末
日审判”中以个体生命或灵魂去面对上帝，马克思主
义与儒学的终极关怀则均是在与当下的他人及他物

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尽管在共产主义与“史前时
期”之间存在着质的飞跃，但由于两者都存在于人的
现实世界中，因而它们之间构成相互衔接的关系，是

一个连续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的三种
存在形态时所指出的，“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
造条件”輦輮訛。尽管儒学在讨论人性本质时具有某种“抽
象人性论”的倾向，但其理想人格的成就却绝不能只
局限于个人，而是必须在与他人及他物相关联的过程

中才得以实现，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谓“仁者与万物为一体”就
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而言，离开了与他人及他物相互联系的现实过程，个

体生命的安身立命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当然，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终极关怀价值系统间的

区别也是明显的。尽管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均具有从社
会性来看待人的特点，但儒学系统中的人主要和首先

还是一个抽象的、脱离了现实的历史实践的人；儒家
安身立命之道集中于对人的精神过程本身的关注，而

马克思主义则以对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状态的关注

为基础；儒家安身立命之道主要专注于个体生命，马

克思主义则落脚于对群体生命的关怀；等等。这其中
最为典型的一个差别则在于：就其终极的理想境界而

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一条具有现实性的实现理想社

会的科学道路，而儒家归根结底还停留在“空想”形
态。尽管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华先民就提出了“天下为
公”的大同理想，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问题上，儒
家所提供的方案只有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一言以概之，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的
道路。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发展事实上是多种力量
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靠道德的作用，显然不足以推
进历史发展到理想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则立足于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

律，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并通过唤

醒无产阶级，为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

社会准备现实的社会主体，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主
义”发展史上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四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之

间的融合，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就已经开

始。中华民族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就是马克
思主义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并发挥现实作用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胜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现代

思想流派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固然主要是

由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现代中国救亡图存、走向富强
文明的需要，同时也与文化选择的深层价值取向有着

内在的关联。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融入现代中国的历
史进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
统，信仰或曰终极关怀则构成了价值系统的内核，在

文化变迁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近代中国遭遇了“三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作为具有悠久发展历史与成
熟精神气质的人类主流文化传统之一，其终极关怀价

值系统并不会因社会与文化的浅层次与短时间的变

动而出现基本存在形态的根本变更。
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终极关怀之间，一方面是

两者之间在基本理论特质上表现出了相当的契合性

（两者之间当然亦有“同中之异”）：都主张从社会性来
看待人的本质并对“人性”归根结底抱持了乐观的态
度，都强调在生命终极意义的安顿方面可以“自我做
主”即依靠人自身的躬行践履就能得到满足，都主张
在人间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上

帝之城，都是在与当下的他人及他物相联系的过程之

中实现的而不是在“末日审判”中以个体生命或灵魂
去面对上帝，等等。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虽直接
源起于西方，但却在人归根结底自我做主而不是皈依

于外在的上帝这一根本的理论关节点上堪称与儒家

具有高度类同性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另一方面，作
为一种诞生于人类历史的全球化、现代化阶段，实现
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之变革的先进思潮，马克思

主义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之历史规律的揭示，在

如何切实推进理想社会的逐步实现这一儒家思想传

统的“盲点”上体现出了巨大的物质性力量，足以为儒
家传统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补偏救弊，从而对中国文

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具有现实的促进与提升作用。在这

马克思主义理论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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